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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性主義兩性主義兩性主義兩性主義    

「你捨得剪頭髮了嗎？怎麼說也長了點吧。都跟我相若了。」 

「你不覺得長髮飄逸於風中，很浪漫嗎？」眼前擺著鏡子，他在梳頭，很專注的。 

「望著影子，髮絲如衣擺般舞動，走路也多一番樂趣。」歎息之後，她一臉無奈。 

「你可以認真一點嗎？難怪你一直也孑然一身，你根本不像個男子漢。」男子漢三字，

她刻意揚聲但節奏放緩。 

「是嗎？說來，也有數次了。」他像電影的男主角般合上眼回憶。 

「以前頭髮再長點的時候，有些衝忙進來洗手間的「男子漢」還險些兒以為自己走錯

房呢。」 

他面不改容，不間斷地說著，看來真有其事。然當社會中性打扮的人滿街都是，一時

錯看，又是甚麼新奇事。 

「還有長髮才合我的性格，他們就是要走在一起。」 

  

  

「你甚麼道理也說得通，但又如何，還改變不了你每逢佳節也跟我一起的事實，你不

就單身好一陣子了嗎？」 

其實正確一點說，由他變回單身的一日起，頭髮就開始漸漸變長，那是兩年多前的事。 

但要說到長至肩過的為世不容，是這一年的事。 

有時，他甚至梳起個武士頭，正面還好，但背後配以長身襯衫，人又削不長肉，最要

命是舉止動靜，沒有一部分懷有男兒氣色。 

「我頭髮長又跟單身有關係嗎？」他語氣明顯跟之前不同，強硬且不像在開玩笑。 



「頭髮長，連臉也看不清楚，給人的第一感覺太差。女子就是感覺先行，你先不像男

子，後性格陰沈。愛情，猶其當下，顯然是快樂為上，不是與分擔煩麻與研究上天下

地之事，你說你憑甚麼？」她好像以為不像男子就是陰沈而是悶蛋。 

「單身，是我的選擇，只歎我嗅不到時下的女性有女性氣質。」這到底是藉口，還是？ 

「就像你，看一下就知道，你也不像個女生。」 

她打量一下自己的身體，又抬頭回看他，好像要他「你快點說吧」的樣子。 

「你說話大聲，用詞粗鄙不再話下，今天天氣好也要以粗言潤飾，女生的語言技能力

不是優於男生嗎？」 

稍一吸氣，再說：「你不溫柔，不整潔，從不整理手袋，內裡一團糟，更莫說會打掃

房間。這裡的清潔不是我做的嗎？連飯也是我造的。」 

「．．．我來這裡才數天而已。」他似是有千言萬語未曾言。 

「誰說女性就要溫柔？別開歧視，依你這種要求，難免單身了。」 

看來兩人堅持不下。 

他再次合上眼，仰頭向天，似是在思考甚麼。 

「愛情就是兩性主義的體現，女生不溫柔，或許要自求多福，希望遇著個被虐狂，雖

然確實愈來愈多。」其實兩性角色在變化，也是不爭的事實。 

  

  

她回想之前的情人大多也雄糾糾的堅壯的，彷彿從眼神嗅到拚命間湧出的汗水，唯獨

是他，這位最合得來的朋友，是個不像男人的男人。 

「我一向也不愁寂寞，只是你，我連女孩也給你介紹了，甚麼類型也有，你就是一個

也不合。」她見這兩年來，朝氣與希望漸漸脫離他的身體，男人背上的光輝也不知躲

哪裡去了。 

「愛情之間，必有兩性主義的刻板印象，難道要我找個隱藏著男性氣質的女子嗎？女

性主義者說異性戀是霸權有其道理的，愛情突顯的男女形象最顯然而見，又不能無視

的。」 



「她們於我眼中只物理層面是個女生，由開口，不由有行動一刻起，我已經看他成男

生。」 

「那女性的形象是甚麼？你說一下。」她心想自己於朋友圈當中，已是較隨便大情大

性的一個了。 

「某研究說女性是：文雅溫柔、感情敏感、虔誠、整潔。不過這也是統計，我是男性，

由我說更直接。」彷有理據，大概都是男生的特性，他暗底裡其實也像個男生。 

「之前說那些不溫柔不整潔的，相信也是你這幾天突然單身的原因。」朋友間的爭論，

最要命的地方莫過於相互了解太深，何況這往往是分開的表面原因。 

「相對於我，其實要求很簡單，一切從細節出發。你有留意到嗎？你走路的時候，總

是大搖大擺的，兩股生花，再華麗的一襲短裙，再能展現秀腿的高跟鞋，放在你身上，

也只是女子出在男身上。」 

她心想：「誰會留意人家走路呢？你不如說我手執竹箸的手不符合禮教。」 

「我是模特兒麼？難道要走「內八字」步法？還是好像你那樣，走得像便秘似的。」

說她粗鄙，也不無道理。 

「我走得像便秘，所以褲子比你小一個尺．．．」突然止住。 

「若我轉一個說法：筆直的走，其實有助消減下圍，那你會做嗎？」眼見她惱羞成怒，

唯有改一下說法。 

他這幾天的投宿也不是白過，何況她的生活習慣，他還是瞭若指掌。 

「會，當然會。」她考慮了百分之一秒，看來女生再堅持不介意單身，但都是愛美的。 

「這是日本見聞，也是我不願返港的原因。日本女子大多也典雅地走的，走在遊客區，

要分港人與本地人，一看步姿便知天與地。」 

「步姿好，人便纖瘦。姿態與身形是有正接關係的，更別說連步姿都關注的人，往往

反映其他更細微的優點。」這明顯嘲諷她的說話，好像超脫了兩性範疇。 

到底他平日在觀察些甚麼？ 

意想不到，他看日本時裝雜誌時，確實看到了步姿減肥法，引證了他步姿與身形有關

的構想。 

或許想得太多是他的原罪。 



「雖然細味步姿大概只是我的個人喜好，但介意上下身不均衡的，大部分男性也逃不

過。就算你覺得女性形象可以抽離於情愛，你常看時裝雜誌，也想隨心所慾的打扮罷。」 

說到尾，女性要獨立，難免要做一個為自己服務的主體，但連女為悅己者容的道理也

要打破，這還是愛情，還是異性戀嗎？這難免與現實脫軌，人始終是動物，有原始的

獸慾，就算追求心靈上的滿足，美也是不可或缺的部分。女生還是愛美的，這不是兩

性差異下的結論，其實男生也愛，只是她們追求美的手段而從精神、言行舉止下降到

物質上的補元，讓細心的人以為女性從這個地球上消失了，不像樣的男生也從此而

來，這是消費文化的錯。 

看來他不是一個古典學派的愛好者，也是一個很重形式的人，簡言之被浪漫主義附身。 

  

  

「那你這麼說，依我角度來看，你也要剪頭髮，還有少幹些一人一房影像活動，不健

康的，心靈上。」是誰的心靈呢？還有她這幾天到底發現了甚麼？ 

「其實我是從身體上革命，以長頭髮表示我的不滿，表裡統一，是心靈修行的一種。」

他突然站起來，目光遠大卻又有點散渙，說話有點語無倫次。 

其實這又不是第一次聽及，他對長髮的執著往往跟愛情無關，只是旁人只會聯想到情

傷。 

「這次又甚麼主義？」她知道，又是自己聆聽的時候。 

或許他說單身是選擇，不是謊話。他愛的，或許不是一般人定義為女人的女人，甚或

不是人。再說，他又是男人嗎？ 

還是，愛情其實是不分男女，而分為我愛一種怎樣的氣色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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